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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潔銀J 是廣峙的名牌牙膏。續續磁磨一下，寫挂歷瑕名為「灘銀J '頗耐人尋

味。粗糙看去， r、潔J 為清黨，潔冉的潔， r銀j 為金銀的鎮，銀的外部形象特徵是

，有光澤 o r潔銀J 合租來可建解為「使牙鵲潔白如餵」。這與牙膏的作用摺紛

合。但仔續分辨，又發現「潔銀J 牙智的最大功頑不在於對牙齒，而在辦牙犀牙蠶的

防護。讀讓它的廣告詞，大量訂婚了全關各地體建牙顱吏，患者的來信，來擺明它要才患

疾的良好醫防作用。原來， r潔銀J 的銀攏的應是「芽輾j 的顱，但為甚聽不用?輾J

路用「銀J 呢?一說到慢性牙轅炎，就會議人想到紫黑泛白的靡，嘴讀瘖面，棋高胃口

大倒之憊，毫無雅致之連想。而用了「銀j 竿，在口語中，不吾先仍有臨指 f牙麒」的

表識作用;而在醬醋謂的視覺上，文加進了按自閃亮的黃聽Ê.彰，看來「潔銀J Él9 r主要」

應是一{簡報借字。

我擺在先審時代皇暴行接惜字，個歷來對價倍竿的單堅強三軍函，多認踐是指心想手寫

不一的別芋，要不就是口傳筆麗的問音字。而「揮銀」的銀則是喜覺產生的現代接偕

字，早已攏出了那種非錯別誤的界定，加進了署意渴求美好的心蟬聯想，豐當制蠢的

額外功能。 還在我們周圍的語言中道不是唱那筒子，如一種書專門治療淋娟的新藥，萌

愣是「淋殺是」一一如淋將最有姓的殺手、剋蠱，館去其鷺騰殺氣，畢露究租，立在迴

錯了人們堆里之為忌的棋痛之名，而將該藥名之為「林持提J '其典雅、溫和、浸鐘的

氧韻額持閥摳，聚達手法與對效果的搗求與「潔銀j 是闊的一轍的。

持下人們在詞語定名姆的這種美議草求，所以能接坊，與i薯措詞語結構的視覺性

有很大關係。漢族人總是在罵聲音表達芳草麓，在督與親的聯繫誰在之外，擺要種力在

說覺上加進一條聯繫親帶，使詞語聽得可纜可覺，可嗅活了筒，從師在心理上搬起要

的聯想意義。獲諾對外敢說的接受，開始總是據音鼓譯，定的是單純的音義搗互對撥

的道路。如

engine 一 I擎 microphone 一一麥克風

telephone 一一…德、律賦 democracy …一種議立科西

但曾聽筒詩，這學揣在漢民族的爭中顛來倒去，竟慢慢變成了「發動機」、?擴音拇」、

「電話J 、?民主J '成為能自形及義，一一分折的形謊言母語了。

λ的外來詞一下子都找到合過貼切的可自形及囂的意譯詩ítl乎雖不容唇，

晉禪詞單多是有它的快捷靈活的方便立鷹。將二者接合，議就是人們現班開始努力追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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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美義音譯詞了。美義音譯詞也好，現代假借字也好，它所以能為人們接受，廣為流

傳，就在於它符合了漢語詞語結構的可視性，符合了漢民族重形象的具象思維特徵。

下面再看看美華音譯詞的例子:

sauna 一一意譯應是「芬蘭浴J '但在大陸似乎「桑拿浴」的名稱更流行。在語

音上它貼近原詞，而「桑拿」的用字文使人聯想到「推拿」的按摩功能。

index 一一譯作「哥|得J '昔義的傳達都自然貼切。 index 的原本含義是「通知

者」 、「指示者J '引申厲指「索亨 IJ '而「亨|得」與「索亨 IJ 相比， r得」還有得

到囂，與「哥 IJ 構成一種動補關係，表義更為準確豐富。同時在詞昔上，文保留7原

音的風貌。

嘆樟人本金到「馬拉松長跑」時，就是不知道其丈的 marathon '也往往有人想

當然地理解為「像馬拉著松樹那樣長途跋涉的長跑運動J 0 聞者在愕然之餘，又為不

失幾分在理而暗服。

音譯 Bucking ham Palace 的漢名「自金漢宮J '從漢字的字面義上似乎也能直

接給人輝煌高貴的感覺。

可以說對外來語的成功對譯詞，都是考應了漢語詞原有的表義與組合功能，而做

到音義兼容的。「托福」用以譯 TOEFL 真是妙乎其哉。這種外語考試，確實不知

寄托了多少大陸人對命運的希冀和企求。在他們看來，考「托福」不亞於在神靈前的

求簽問佛。「可口可樂」儘管它是完全意義上的音譯，對譯 Coca-cole 在語音上十分

工整，但人們仍可以覺得它似乎是在直接揭示這一飲料的品味價值。

根據漢語詞語音義聯繫的特點，採用兼取音譯義譯之長的美義音譯詞方法，不僅

僅存在於正統規範的語言女學大毆，也牢固地潛藏在漢人的下意識當中。把 doctor

(博士)記成「多看透J '把 Esperanto (世界語)記成「愛斯不難讀J '自有它的

傳神之處。曾有人初學英語時，為了強記 English '把它套成「陰溝里流水J '常常

被人笑而識之。其原因就不單單是粗俗鄙陋，而且在意義上二者風馬牛不相及。在中

國人看來， r採對J ( party )要比「拍的」合理，因為舞伴正是成雙成對;「聲寶」

要比「夏普」吸引人，因為它顯示了這種電視機作為音像電器應有的高質性能;而對

港地把 show 譯作「騷」則總覺不自然。人們下意識中總會把它與漢語詞涯中「騷」

原有的貶義色彩相連。美義音譯詞要做的事，實際上就是力求改變漢譯名與原詞之間

這種不相及的本質，力求在形典音與義之間有所「及J '有所解。

如此看來， r假借」一一歷來認為是文字運用中吾同義異的相互替代現象這一傳

統看法有待補充。它或許不乏音同義異的例子，而「假借」詞所蘊含的附加義，詞外

甚至旬外附加義聯想義，卻或許正是「假借」的主人們所竭力追求的蘊涵。這就是「潔

銀」給我們的啟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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